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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過去了。」步如飛搖搖手，人
便像根無重量的羽毛般，輕飄飄地飄回到
畫舫裡。

三個人的絕頂輕功看得所有人都睜大
了眼，吃驚不已。

「夫君，你這些朋友真是好奇特。」
凌靚兒笑著對丈夫說。既是霍非凡的好
友，她也愛屋及烏，對他們怪異的行為不
以為忤。

「他們有沒有嚇著你？」霍非凡關心
地摟著凌靚兒在畫舫裡坐下。他這些好朋
友極少和女子打交道，所以對女人和男人
的態度都沒什麼分別，容易驚嚇到人。

凌靚兒搖搖頭，眼神信任地看著丈
夫。

「有夫君在，靚兒什麼都不怕，而且
他們是夫君最好的朋友，也不會對靚兒不
利的。」

她對自己的信任，讓霍非凡很高興。
凌靚兒粉嫩的臉頰在月色下如鍍上一層光
彩，和她頸上的晶玉相映成輝，整個人美
得不似人間俗物，他一時心神激盪，低頭
就要往她艷紅小嘴親去。

凌靚兒趕忙轉開頭，羞怯地提醒他：
「好多人呢，別這樣！」

「哈……」霍非凡揚聲笑了，抬頭看
看其他妻妾臉上都有妒色，他也不以為
意。既有三妻四妾，當然就有得寵和失寵
之分，這是做他妻妾該有的覺悟。

菜上桌了，霍非凡帶著凌靚兒入座，
要妻妾們也落也落座，眾人一起用他膳他
膳。他很少機會和妻妾們一同吃飯，除了
過節日外，所以這是很難得的團圓飯，一
家人在明亮月色下進餐。

霍非凡雖然對凌靚兒特別疼愛，但還
是有照顧到其他的妻妾，他要僕人將他準
備的禮物送給妻妾們，這些都是貴重的飾
品，會合她們的心意。

收到禮物的夫人們都很高興，紛紛向
丈夫道謝，凌靚兒也多收了一件禮物，是

個翡翠鐲子。她微笑
地讓霍非凡為她戴
上，開心說謝。

霍非凡寵愛地撫
著她的秀髮。明眼人
都可以看出來，眾妻
妾所受到的疼愛，還
不如凌靚兒一個人
多，不過大家除了羨
慕外，也都認命地接
受，祇有八夫人例
外。

唐雨姍真的不甘
心，在場的妻妾中，
祇有她和凌靚兒是第
一回和莊主一起過中
秋，可是莊主卻祇疼
凌靚兒，根本就忘了
她的存在；其餘的姐
姐們至少都曾在中秋
當過一次主角，祇有她沒有。她嫁給莊主
不過才短短的半年，卻馬上就失寵了，教
她情何以堪？

莊主愈對凌靚兒好，唐雨姍就愈不服
氣，幸好她已經握有凌靚兒的把柄，凌靚
兒再受寵也沒多少時間了，自己必定要教
她重重摔下，讓莊主鄙視她，不再多看她
一眼。這想法讓唐雨姍在心中得意的笑
了。

霍非凡今晚是主人，和妻妾們聚一會
後，就到別船招呼了。

看著霍非凡氣度翩翩的穿梭在賓客
間，如同一顆最耀眼的寶石，不管在何
處，永遠都是最顯目，凌靚兒到此時才明
白自己是嫁給了一個何等不同於凡人的丈
夫。

沒有他陪在身邊，她雖然覺得有些失
望，但有紅姐和其他姐姐們相陪，她也過
了個高興的中秋佳節。 （六十一）

（啊！如果這是真的話，我不知道有多麼感繳
多門先生……不，感激兇手才好。）

「老師，多門先生真的沒有殺人嗎？」
「這……我想這是警方的工作，不過，我的直

覺告訴我，他並沒有殺人，祇是你父親一直認為
他是兇手……」

「爸爸？」
智子愣了一下。
「那麼，爸爸也來到這裡了？」
「是的，他跟我一起趕來的。」
「是多門先生打電話通知爸爸的？」
「不，並不是這樣。是我打電話去公司，問

你有沒有到公司去……」
「那麼，你怎麼知道我在這兒呢？」

神尾秀子溫柔地牽起智子的手。
「智子小姐，你應該感謝文彥少爺。由於我

沒有看見你的人影，非常擔心，文彥少爺才告訴
我說你可能來這兒了。」

「可是，文彥怎麼會知道……」
「文彥少爺前幾天在戲院的走廊上，聽見你

和九十九龍馬相互約定最近要來這裡拜訪他的
事。我一聽可嚇壞了，因為我早就知道九十九龍
馬這個人心術不正，於是立刻打電話到公司通知
你父親，你父親也同樣大感震驚，他說立刻趕
來，還叫我也一塊兒過來看看。

「我趕緊搭乘電車到青梅，結果一出車站就
看見你父親也開車趕來了。」

神尾秀子說到這兒便閉上雙眼，不再往下
說。智子則膽怯地看著她，然後用力搖著她的膝
蓋。

「老師，快告訴我後來發生了什麼事情。老師一定看見我狼
狽的模樣了，對不對？不過我不在乎，因為我要知道事情的真
相。」

神尾秀子睜開眼睛，微笑地看著智子。
「不，沒那回事。我們趕到的時候，玄關處一個人也沒有，還

好，老爺非常熟悉這裡的一切，於是立刻跑到那個……那個房
間，結果那些男孩們……你知道吧！這裡有許多可愛的小男孩，
那些男孩們紛紛驚訝地站在房間外面。我問他們發生了什麼事，
他們才說多門先生抱著你，不斷叫著你的名字，而且旁邊…… 「

神尾秀子避開智子的視線說道：
「九十九龍馬的背上插著一把短劍，整個人撲倒在榻榻米

上。」
智子緊緊握住神尾秀子的手。
「老師，血……他是不是流了很多血？」
「不，智子小姐，他一滴血也沒有流。我本來以為九十九龍

馬並沒有死，可是根據多門先生的說詞，以及老爺檢查的結果我
才知道他死了。我立刻打電話報警，請警政署的等等力警官和金
田一先生趕來這裡。」

「他們剛到。你醒過來的時候，我之所以不在你身旁，就是
因為出去迎接他們了。他們現在正在調查事情發生的經過，還說
等你醒過來之後，想問你一些問題。智子小姐，快把和服穿上
吧！」

（一一七）

同時，在苗疆的三天，我十分感慨，我和
紅綾之間，本來就祇有血緣的關係，不可能在短
時間內，建立起正常的父女關係。白素總算努力
使她對父親這種生物，有了基本的認識。而我也
沒有硬要她做不願做的事，所以她看到我，還不
至於要躲避。但是我自己心中明自，我在她心中
的地位，絕不如那兩頭銀猿之中的公猿。

我自認生性豁達，能把多年不見的女兒在
這樣的情形找回來，已經心滿意足，不會去強求
其它，令我感慨萬千的是，我和白素之間，卻因
此生出了一層無形的隔膜。

我們都知道，雙方都十分努力，想打破這層
隔膜，可是任何的努力，看來卻又如此軟弱無
力。

我們並不放棄努力，可是對這種情形，卻
又無可奈何。我曾在一個晚上，向紅綾提到文明
社會中的一些生活情形，紅綾睜大了眼，聽得十
分用心。

她有一項相當特異的本領，能把她腦中所
產生的印象，十分精確地畫出來。

這使我們之間的交談，變得十分有趣，譬
如我向她說汽車，先是通過語言，使她明白汽車
的外形，她就根據自己的領會，把汽車畫出來—
—她第一次畫出來的汽車，十足是一隻烏龜。

白素在一旁看我們談話，也興趣盎然，可
是不久，問題就來了。

在紅綾對文明社會中的一切事物有了初步
認識之後（她畫出來的摩天大廈，具有聳天峭壁
的氣勢，很可以供建築師參考），她忽然發起愁
來，發出了一下呼叫聲，兩頭銀猿在不遠處蹲
著，一聽呼叫，立時疾竄過來，在她的身邊蹲
下。

紅綾摟住了她們，我一看到這種情形，首
先想到的是良辰美景這一對雙生女，因為銀猿剛
才，在掠過來的時候，身形快絕，眼前一花，兩
道銀虹過處，她們就來到了近前，所以我想到了
行動也快絕的良辰美景，看她們行動，很多時
候，也祇是紅影一閃。

生物的進化過程中，有遺傳因子突發的
「返祖現象」，良辰美景的輕功，練到了這種出

神入化的地步，是不是基於她們具有的猿猴因子
突發的結果？

如果承認人是由猿猴進化而來的，這種假
設就可以成立，同時也可以說明，何以有些人怎
麼練，也練不出什麼輕功來，而有的人，就容易成
功，用傳統的術語來說，是有的人 「根骨好」、
「資質天生」，那還不就是遺傳因子在起作用？

我一下子從銀猿到了紅綾的身邊，就想到了
那麼多，自然興致勃勃，也就沒有注意白素的神
情，就向紅綾介紹起良辰美景來。

紅綾也聽得十分有趣，聽了一會之後，她忽
然面有憂色，道：「我到……大城市去，還不要緊，
我會講話，可是它們怎麼辦？」
（八十九）

第六回 拷逼掌珠 怒傷切戚
詩曰：
妒花風雨便相催，骨肉參商起禍胎。
任彼名花多嫵媚，可憐芳骨聽沉埋。
柯爺將錦箋接過一看，見是四首《玉人來》七絕詩，下寫

「登鰲氏有所見題」，暗想：「『登鰲』乃宣家小畜生的名字，這詩
一定是他與寶珠在書房密約定盟，故借《玉人來》為題，發洩他胸中
私情。寶珠收藏不謹，也是天網恢恢，今日敗露。平時與我嘴
硬，我看他今日還賴到哪裡去！這敗壞門風的小賤人，若不早早處
死，以貽後患。」想罷，怒氣沖沖拿了錦箋，趕至中堂，坐在一把椅子
上，喝令丫環： 「速速將寶珠這小賤人喚來見我！」丫環答應去
了。秀林見柯爺大惱出房，必與寶珠不得開交，心下大喜，也出
房，閃在一旁去冷眼觀看。見柯爺又命丫環取出許多家法，擺到
地下，還有三般利害東西：一條麻繩，一把快刀，一杯藥酒，分
到桌上。柯爺好似個活閆王。坐在上面，祇拍著桌子亂叫： 「寶
珠小賤人快來！」秀林閒看，好不開心，且自慢表。

再言寶珠自被父親逼歸，又在秀林房中百般羞辱，心下又氣
又惱，悶悶出房，來到夫人這邊，請過母親的安，又將父親逼歸
的話向母親說了一遍，祇氣得夫人眼淚汪汪，又與女兒痛哭一
場，叫聲： 「姣兒呀，我看你父親待我母女這等光景，將來我母
女不知死於何所！」寶珠聽了母親這番言語，好似滾油煎心，越
發哭個不住。倒是夫人止住淚痕，反安慰寶珠道： 「你也不必過
於苦壞身子，你我母女聽天由命，你且回房安歇罷。」

寶珠吟吟答應，帶了如媚、如鉤，轉身回房，悶坐在一張椅
子上，癡癡呆想。如媚送一杯茶擺在桌子上，總擺冷了也不曾喝
了一口，直至送了晚飯進房，氣得食不下嚥。無奈身子被這一日
氣苦，有些撐持不住了，打點解粧安寢。慢慢站起身來，叫如鉤
來扯上蓋衣服，忽然想起袖子內有一幅錦箋，忙用手在兩邊袖內
細細一摸，毫無影響，不覺大吃一驚，又不好叫丫環出房四處找
尋，暗想： 「這幅錦箋若遺失在姨丈家還不致緊要，若遺失在我
宅內，倘落於秀林之手，我的性命就活不成了。」

寶珠想到此處，又恨又怕，自己叫著自己名字道： 「寶珠，
寶珠！你好不小心！這一幅錦箋不致緊要，卻有宣家姨兄的名字
在上，被人看見，豈不是無私而有弊！這一場風波若起，很不小！寶珠
一死不惜，祇可憐捨不得年邁母親，叫後來倚靠何人？」

（二十）

南海漁人道： 「我不要你還報！」
金蒲孤笑笑道：
「我無需還報，因為我並不欠情，前輩

的本意是救我出困，然而我是自己出來的，
假如我依照前輩的方法，可能現在還在裡面
轉圈子呢！我特別聲明這一點，請前輩認清一
件事，就是我們誰都不欠誰的情！」

南海漁人一怔道： 「我的意思不是跟你
一樣嗎？」

金蒲孤笑道：
「意思一樣，解釋不同，雖然前輩並不

欠我什麼，這一次也沒有幫到我的忙，劉素
客的玄天迷陣祇是一個騙局，前輩就是不送
那一顆流星珠炮進來，我也同能樣能出去
……」

南海漁人呆了半天才歎道： 「小伙子！
你太狡猾了，你分明是告訴我這一次的報答
不能作數，我讓我再替你出一次力……」

金蒲哈孤哈哈一笑道：
「那是前輩的想法，我絕沒有那個意思，

現在我沒有空陪前輩談天，前輩有事儘管請
便，反正我們大家記住兩不相欠就是了！」

說完他昂然向走去，南海漁人呆了片
刻，跟在他身後走來，金蒲孤自然是知道

的，可是他連頭都不回，輕輕一笑道：
「我要去找劉素客，前輩無意與他為

敵，便請不要跟我走在一起！」
南海漁人哼了一聲道： 「我是被你這小

滑頭套上了，這一次人情不還給你，我永遠
也無法心安，祇好跟著你再找機會了！」

金蒲孤冷冷地道：
「我再聲明一句，我不要幫助。前輩一

定要參加與劉素客為難，祇能說是你自己喜
歡多事，千萬別推到我的身上！」

南海漁人的聲音中含有溫意，大叫道：
「就算我自己多管閒事好了，這下你該

滿意了吧？」
金蒲孤這才回頭對他作了一揖道：
「劉素客一意孤行，殘賊武林，前輩此

舉尤見俠心，卻不能算是管閒事！」
南海漁人避開他的作揖道： 「關你的什

麼事？」
金蒲孤笑笑道： 「晚輩是對前輩高義表

示崇敬之意！」
南海漁人氣得雙眼一瞪，大踏步超過

他，向前急行而去，金蒲孤含笑跟在後面，
臉上微有得色！

二人走了沒多遠，來到一片短牆之前，

南海漁人停住身形，指著洞門上的 『養性園
』牌匾道： 「這是劉素客的最後一處居所
了，祇是不知道他將如何對付我們！」

金蒲孤聽他的口氣已與自己合成一道，
心中暗喜，口中卻不經意地道：

「前輩認為他會採取什麼手段呢？」
南海漁人大聲道： 「我知道了還會問

你！」
金蒲孤笑著道：
「前輩與劉素客相處年餘，而我今天才

見到他的面，這句話豈非問得多餘！……」
南海漁人怔了一怔才道： 「我以為對他

一天的認識，比我一年餘還知道得多一點！
」

金蒲孤見他是誠意相商的樣子，遂也不
再開玩笑了，想了一下才道：

「我對於劉素客這個人雖然很瞭解了，
但是對他的行動卻一無所知，這裡既是他最
後的一道防線，想來一定不會太簡單……」

南海漁人點點頭，想想才道： 「這扇門
一向是開著的，突然關了起來，恐怕大有文
章，你不要動，我先從牆上跳進去看看！」

金蒲孤不等他有所動作，就把他拉住了
道：

「前輩不必費事了，這道牆高不過丈
餘，任何人都跳得過去，劉素客假如拿它來
作為防線，前輩這越牆之舉不是冒險就是多
餘！」

南海漁人一怔道： 「那該怎麼辦？」
金蒲孤爽然一笑道： 「正大光明地從門

裡進去！」
說完用手在門上輕扣了兩下，裡面全無

回應。 （七十一）


